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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班的解老眯
翟龙

他叫 解铁根 ，解老眯是他的外号 。
就麻衣相说 ，解铁根前庭 、地阁 、五官长得

都不错 ，就是眼小了 点 ，很长 ，细眯眯的 ，不管
看什么东西 ，头总抬得很高 ，很吃力地 ，象是看
夏天里正 午 的太阳 。因为眼睛总眯着 ，大家就叫
他解老眯 。

他整 日 不慌不忙 的 。上班钟敲过半天 ，他还
找不到捆腰 的绳：“财迷也不能这样吗 ，一节草
绳都放在眼里。”最后 ，
还是在他的床底下拉 出
来：“有 鬼 了 ，这东西
怎么能 自 己跑到床底下
去。”自 言 自 语着 ，爬
到床底下审视半天 ，然
后不 紧 不 慢 地 朝 工 地
走。每一次他都走在最
后。下班也 同样 ，他也
照旧 走在最后 ，管工具
的，每天下班都要曳着
嗓子 喊 ：“解 老 眯 ，你
不吃 饭 别 人 还 要 吃 饭
哩！”干 活 ，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，嫌他笨 ，
磨蹭 。他工龄 已有 十 五 年 了 ，算得上老工人 ，有
着一定资历 ，但他什么技术活都不会 ，垒墙砌石 ，
抹灰装修 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大工 。他给刚参加工
作两 三年 的小伙子 当 小工 、做下手 ，从不汗颜 。
每逢干包工 活 ，班长最为难 的是分配谁和解老眯
搭伴 。全班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结帮 。对这些 ，
解老眯从不介意 、不 记恨 、不觉得尴尬 ，大不了
嘴里嘟囔一句：“不合伙了罢毯。”

解老眯 的 活 干得极 “艺术”，不停 ，不乱 ，
不紧 ，不慢 ，干得你没法赞扬 ，慢得你没法批评 。
干起活 ，他能在动 中歇 ，歇中 动 。用铁锨装 土 ，
他可 以一分钟装一锨 ，全然慢节奏 ，每一锨都有
严格的一套工序 ：进锨 、唾沫润掌 、弯腰 、寻视 、
垫腿 、再 寻视 、端起 、悠一 下 ，再悠一 下 ，最后
才难分难舍 地抛 出 去 ，动作 协 调连 贯 ，干起来 ，
可以八小时不歇手 ，但永远只见干不见效率 。

他很省俭 。他家里负担不重 ，钱总是攒着 ，
存银行不放心 ，全部压箱子底 。他的钱十元五 元
是分了 类 的 ，钱上的 号码 ，笔记本上要记着 。他
的钱一般是不借人的 。他认为 ，借人就等于给人 。
万一借了 ，是十块一张 的 ，你不能还两张 五 元 的 ，

也不能还十张一块的 。
八月 十 五 中秋节那

天，解老眯的箱子被人
撬了 ，三千块钱丢了 。大家只知道他有钱 ，有 多
少，搞不 清 。在 工程队 ，能积攒这个数很不容 易 。
解老眯一看大敞的箱 口 ，哇地一声吐了 ，扶了箱
子便不断声地大嚎 ，八尺大汉 ，声泪俱壮 ，看 了
也实是让人动心 。公安科来人了 ，分析结果是 内

盗，办案 员找解老眯谈话 ，让他帮助提
供线索 。解老眯拿 出 一个 日 记本 ，这上
面尽是钱的 号码 ，密密麻麻 的 ，他说：“我
能知道谁偷的啊 ，干这些事的人能让你
知道？钱是丢定 了 ，我只剩一本子钱的
号码……”办案 员暗暗高兴 ，他通知各
个供应站和商店注意 。当 时 ，单位在青
海热水施工 ，这里是高原牧区 ，偏僻荒
凉，商店供应站也就那么几个 。没过 多
久，小偷 自 以为没事 ，拿钱去花 ，很快
就被抓住 ，三 千 元失而复得 。从此 ，解老
眯记钱号码 的劲头就更足了 。

路基 、桥梁 、隧道 、铺架 ，凡属铁
路工程 ，解老眯全都干过 。登高爬低 ，救灾抢险 ，
也从未说过什么 。隧道施 工 ，掌 子 面 上 的掘进是
顶危险的 。这一天 ，正
在装炮 ，解老眯说：“咦 ，
这声音好像不对。”班
长伏在峒壁上 ，隐隐约
约听 到 沙 流 石 裂 的 声
音，等他转 回 头 ，峒顶
细砂微石 已细雨般地撒
下来 ，他立即喊：“快
跑！”大家迅捷地一个
斜窜 ，尚 未站稳 ，身后
便轰隆一声 巨 响 ，平导
塌了 。几个人惊慌慌地跑 出 峒子 ，一点数 ，少了
解老眯 。班长跑进峒 ，大声喊：“老眯 ，老眯！”
大家也跟着喊 ，喊声里 明显地多 了 哭音儿。“我
在这儿呢。”声音虽是从石缝里挤 出 来的 ，却是
脆亮亮的 。大家赶紧就扒 ，不一会扒开 了 ，解老
眯正好 夹在三块大石头 中 间 ，三块石头巧妙地支
撑了一个“瓜棚”，解老眯安然无恙地立在 中 间 ，
帽子被大石挤成两半 ，但老眯却好好的 ，一块 肉
皮也没蹭着 。班长放了心 ，转念又很生气，“妈

的，你在最外头 ，怎么
还没跑 出 来？”老眯说 ：

“ 我的衣服没拿啊。”
“ 衣 服 要 紧 还 是 命 要

紧！”“都要紧 ，三 年
就发这么两套 ，丢 了 多
可惜 。你们别大惊小怪 ，

该死的娃娃尿朝天 ，不
该死 的 ，子弹在头上钻
窟窿也不死。”

在回队的路上 ，大
家惊后思险 ，很有些后
怕，不是解老眯气吭得

早，今天就全完 了 。班长问解老眯怎么听得 出 声
音不对头 ？

解老眯把每个人看 了 一眼 ，停 了 半天 ，才轻
描淡写地说：“我看峒里 的水比昨天 的大 ，干过
隧道 的人都知道 ，砂加石最怕水 ，水一大就容易
出问题 。我昨天在石缝里放了 一把小刀 ，今天找
时却不见了 ，石缝裂得比原来大 ，我把炮棍插入
炮眼 ，贴上去一听 ，声 音不对头 ，我才感到不妙
……”大 家 都 没 有 吭气 ，只 是 认 真 地打 量 这个
永远眯缝着眼睛 的人 ，似乎 要 重新 认识和评价他
似的 。　（插 图　林 涛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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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了 ，冬天 ！
当第一缕春风送来

少女般的温馨 ；当 第一
次燕子 飞 出荒寂 ，衔来
春的讯息 ；当 第一株幼
芽拨开黑色的土壤 ，把
绿色奉献给大地，……
我只能轻轻地说一声一
一别 了 ，冬天 ！

冬天是令人挚爱而
又敬畏的季节 。

冬是圣洁 。
冬日 那扑朔迷离 的

雪花 ，蕴蓄着透明 的灵
感，在人们觉察不到的
悉索声 中 ，降落到世间 ，
用美 敲 醒 了 每 一 扇 小
窗，用 爱安抚了每一片

荒漠 。那充溢天地间 的蓝幽幽的银 白 ，
那树丛上冰清玉洁 的霜挂 ，那雪野 中
隐约 可 见 的 梅 花……显 示 出 一 种 自
然，一种平静 ，一种属于天籁的倾听 。

冬是积畜 。
老迈的小草在冬 的怀里凋零了 ，

但并不是走向 死亡 ，冬 的厚爱 中 ，孕
育着它更新的生命 ；山林枯瘦了 ，但
并不是颓败 ，冬 的霜汁幻化着它拔节
的遐想 ；土地沉默着 ，但并不是荒凉 ，

沉默 中准备着
更深 的耕耘 ，
更丰 盈 的 收
获。一切都在
冬日 里期待 。
一切都在冬 日
里休整 。一切
都在冬 日 里 酝
酿。

冬是 严
厉。

在强悍 的搏斗 中 ，肮脏得到的
了清除 ，丑恶得的 了埋葬 。该枯朽的
加快枯朽 ，该灭亡 的加剧灭亡 。

毒菌被寒风撕裂 ，腐败被冰雪
冻僵 。一切都重新接受考验 ，一切
都在考验后获得希望……

这就是冬 。冬属于孩 童 的雪仗 ，
冬属于 山 野的苍茫 ，冬属除夕 的爆
竹，冬属于姑娘的红纱 巾 ，冬属于
男人的逐猎场 。冬属于 勇放 、刚毅
和健康 。

冬是令人依恋和动情的 。
如果没有冬 ，人们怎么 去领略

春的繁茂娇媚 、夏 的热烈酣畅 、秋
的旷远这深邃呢 ！

然而 ，冬天毕竟耍过去 了 。
举起被冬 的风雪铸得刚劲的 手

臂，挺起被冬 的凛冽后拓宽 了 的胸
膛，我深情地说一声 ：别 了 ，冬天 ！

耳畔 ，春天沙沙的脚步声在 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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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城之夜
李红林

这里 没 有 冬 天 ，

这里 没 有 夜 晚 ，

无论 白 昼 和 黑 夜

这里 总 是 红 霞 一 片 ；
高炉 前 铁 水奔流 ，
炉台 旁 钢 花璀 璨 ，
紫烟 翻 腾 袅 袅 上 升 ，
冶炼 的 炉 台 火 光 闪 闪
啊……

钢城之夜 多 美 好 ，
我爱 钢城 的 夜晚 。

这里 没 有 严 寒 ，
这里 没 有 黑 暗 ，

无论春 夏 与 秋 冬 ，
这里 总 是 星 光灿 烂 。
车间 上 天 车 运 转 ，
轧机 下 金 龙 狂欢 ，

钢水倾 泻 飞 瀑 流 丹 ，

汇成神 奇 闪 光 的 巨 澜
啊……

钢城之 夜 多 美 好 ，
我爱 钢城 的 夜 晚 。

火花
杨爱 玲

避雷针
并非为 了 弦耀 自 己 ，
才站得 那么 高 。

灯蛾

既然那么 喜爱光 明 ，
为什 么 白 昼却不见踪影 ？


